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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月

老连长 □朱秀来

小区大门旁开了一家“莼湖海鲜酒家”。这个地方原
也是一家中档饭店，可能由于生意不佳，开了不到两年就
易手变成了这个海鲜酒家了。酒店除招牌换了一下，里

面大厅、包厢，包括风格等没什么大的变化。但菜品种丰富
很多，价格也便宜了许多，生意明显好起来。大半年来常常
爆满，结婚喜宴、团体宴请也不少。由于在家门口，我少不了
经常光顾这个酒店。一来二去，跟店老板也熟悉起来。老板
是“正宗”奉化莼湖人，姓孙，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打了几
年工，想自己创业，于是在他母亲的支持下盘下这个酒店。纯

属第一次创业、第一次开饭馆，他说什么都不懂，摸索着慢慢走。
小孙这个酒店的一些海鲜都是宁波奉化莼湖海边当天捕捞

上来的。酒店经营也以小海鲜和农家菜为主，活鲜是它的特色。
小孙说：这些菜的很多原材料都是他娘种的、养的、腌的、晒的、做
的。

我每次去吃饭，他总手指着这个那个说：这土鸡是阿拉娘喂养
的，这苔菜是阿拉娘晒的，这鱼是阿拉娘腌制的。我每次听他的介
绍，心里立刻涌上一股莫名的敬意和暖意。娘，多么亲切、多么伟大
的称呼啊！每个人都有娘，这个给你生命的人，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
人。

小孙的创业得到了他母亲的大力支持、帮助，三十几万元首期款
都是他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没有母亲的支持与鼓励，小孙说，他是
撑不下去的。我问他，那你爸呢？小孙低着头告诉我：他是单亲家庭，
他7岁那年，父母就离婚了。后来父亲又重组家庭，父亲不关心他，后
来也没再见过面。而小孙母亲一直没再嫁人，独自带着他生活。他从
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二十多年来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一路走来，其中
的艰苦难以言语。不过，现在好了，店也盈利了，日子好过了。小孙说到
这里时，总是一脸的喜盈悦目。

酒店平时都是小孙自己打理，他母亲也不常来店里，只在幕后给小
孙准备着各种原材料。我问小孙，你没搞过饭店，怎么样来做好呢？小
孙自豪地说：都是母亲教他的。他母亲虽也没开过店，但告诉小孙开店
必须做到的一个秘诀：货真价实，不缺斤短两，薄利多销，和气生财。我一
听，哑然失笑。这是哪门子秘诀啊！这个谁都知道啊！但恰恰就是这个
普天下都知道的道理，让小孙生财有道。朴素的道理蕴涵着人世间最美
好的道德品质，关键所在就是你有没有做好、做到什么程度。小孙做到
了，他的母亲更是做到了。但小孙说，他做得不够，还差远了，要真正把顾
客当上帝，在各种细节中体现。

他还要努力学习，力争上游。在母亲的要求下，小孙又报名参加了
宁波大学的旅游酒店管理学习。小孙有个计划，他想利用宁波市鄞州区
新城区的快速发展，在三年之内再开家分店，规模自然要比现在的要大，
也更上档次。到那时，他就能做“真正”的老板，也让他娘好好歇息。我问
他，28岁了，也不小了，有没女朋友？他脸有点红了，腼腆地说：还没呢，
娘倒是催了几次，但这不急，男人嘛，关键在于事业，有份自己想干的事，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至于个人事情，到时也会水到渠成的。

小孙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向客人推荐以他娘种的原材料做的菜。他
说，钱赚多赚少不是最重要，让别人一起分享母爱才是最快乐的事。

看他一脸的信心与刚毅，我衷心地祝福他。

以娘的名义
□王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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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老兵，现在已是一个年
逾花甲的老人。一个人到了风烛残
年，常常会忆旧。

在我的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当
然是部队的生活。有时候遇到战友，
大家都会回忆起部队的点点滴滴。我
的部队在祖国的东海前哨——舟山驻
地在一个叫洪洞岙的小山村里。

不会忘记 1967 年的寒冬。那天
早晨，我被一阵狂风惊醒。见战友们
还在睡梦之中，我悄悄地起了床。打
开宿舍的门，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只见雪花飞舞，天上天下成了银色世
界。当时部队没有自来水，我不想让
战友们在起床后连洗脸水也没有，想
提早为他们打水。来到水井边，水井
已经冰冻。我拿来钢钎狠命砸，双手
震得麻木，在冰面上只跳跃起米粒大
的数十颗冰花。这下我犯了难，全连
一百多名战友起床后没有水怎么办？
忽然想起离我们营地三公里外有一口
战备水井，这口井又深又大，那里肯定
有水。

我找到平时不大使用的一辆水
车，然后推醒还在打呼噜的战友老梁，
于是两个人朝着茫茫山野走去。朔风
凛凛，大片大片的雪花向我们扑来，我
们哆嗦了一下，凭着两颗火热的心，向
目的地快速前进。

平时的军训练就了我们一副铁脚
板，三公里的山路瞬间到了，来到战备
井边，见吊桶绳子已结成冰棍，我提着
这条冰棍往水井探下去。此井果然没
有冰冻。我龇牙咧嘴地把一桶水提上
来时，只觉得双手冷彻入骨。在老梁
的帮助下，我装满了大约400公斤重
量的水。我比老梁强壮，拉水车的任
务自然义不容辞。

拉了几步，发觉不对劲，车子怎么
拉不动？放下车子，我摸了下车胎，原
来都是瘪胎。我没有声张，默默地又
拉起了水车。山路高低不平，还有一
个个小山坡似一只只拦路虎，我使出
吃奶的力气坚持着。

在山脚的转弯处，逆风犹如脱缰
的野马向我俩扑来，使我倒退几步。
身后的老梁骂道：“这鬼天气，难道要
吃了我们！”针刺般的寒风刮得我面孔
发痛，老梁也在遭受着与我同样的
罪。我内疚地说：“老梁，对不起，要不

是我叫你，你今早就不会受这苦。”老
梁气喘喘地回答：“秀来，你咋能这样
说，你是为同志们着想，不是为个人谋
利益。我们是军人，连这点苦都不能
忍，这还算啥军人？再说，咱俩是兄
弟，今早你若不叫上我，我反倒会责怪
你。”听了此言，我心头一热。我知道，
虽然是我拉着这沉重的水车，可老梁
所付出的力气不比我少。一路上，老
梁弓着腰使劲地在推，很少有直腰的
时候。

当我和老梁精疲力竭地来到营房
外，门外的战友们看到了老梁和我，还
有那辆水车，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
事。大家兴奋起来，有人呼道：“有水
了，水来了……”见到了救兵，我的心
火已完全褪去，再也没有力气迈前一
步，一头扑倒在雪地里。几个战友奔
过来，一个战友把我背到营房内，我坐
在板凳上，用双手使劲地搓着脚板，对
站在面前的连长说：“连长，我的双脚
麻木了，现在没有一点知觉。”有个战
友说：“我们快去烧水，用热水来泡你
的脚。”

我的连长经历过抗美援朝，当然
经历过冰天雪地，他有丰富的经验，当
即阻止了用热水泡脚的提议。他拿过
一把小椅子，坐到我的面前，然后解开
军大衣，又掀起内衣，扶起我这双已僵
硬又肮脏的脚，贴到了他的胸脯里。
啊！连长原来是以他身上的热量来救
治我可能要报废的双脚。顿时，房间
里所有的战士都被连长的这一举动
惊呆了，室内鸦雀无声。我想把双脚
从连长的怀里挣扎出来，连长用他
有力的手紧紧地抱着我的双脚。我
冰冷的脚贴在连长温暖的胸脯里，
一股暖流缓缓地流到我的双脚，并
流向我的全身，我再也控制不住自
己激动的心情，泪水像山中的溪流
从眼眶里渗出……

这是几十年前我的亲身经历，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常
常会回想起这一幕。已是迟暮之
年的我，多想能再一次见到我的
老连长，向他倾诉我的感激之
情。老连长，你在哪里……

（朱秀来口述，朱平江整理）


